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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廉初⻅他时，那⼈正骑着⼀匹红⻢向⽐武场驰去。他身着
光彩夺⽬的蓝⾊短袍，前襟绣着⼀只展翅翱翔的⽩鹰，宣示
着他是布兰登伯爵⼤⼈的⼉⼦。锃亮的板甲覆盖了他的肩臂
和⼤腿，板甲之下是⿊⾊的紧身裤和靴⼦。

掂量⾃⼰的敌⼈，或者竞争对⼿，这是战⼠的本能，因此威
廉并不为⾃⼰盯着这个年轻⼈上下打量⽽感到羞愧。对⽅的
板甲优雅漂亮，但也同样实⽤。甲胄带着频繁使⽤的痕迹，
说明其主⼈并⾮徒有其表的纨绔。⼀条⿊⾊的天鹅绒腰带低
垂在他紧致的腰胯上。就其⻣架⽽⾔，他的肩膀是颇为宽阔
的了，但胸膛稍显单薄，腰肢也很纤细。他身上鲜有赘⾁，
骑在⻢上像⽻⽑般轻盈。威廉的视线下移到他的⻢刺上——
那是镀⾦的。他是个⽻翼已丰的骑⼠了。但是威廉很清楚，
⾦⻢刺对于贵族家庭的男孩来说是理所当然的，且它们并⾮
总⽤⾎汗换取⽽来。

这⼀轮的⽐试项⽬是射箭，这个年轻骑⼠的装扮显然也是为
了装饰⽽不是护体。他既没有戴头盔，也没有戴珠饰或是编
辫⼦。他的头发近乎⿊⾊，剪得⽐时下流⾏的更短，⼀茬茬
野蛮地竖在头顶。这是典型的战⼠粗陋发型，在他头上却只
是使⼈们更能看清他的⾯容。这是威廉⻅过的最美的⼀张脸
——⻓⽽窄，⾮常精致，双唇饱满微翘，⿐梁⾼挺笔直，下



巴处有个浅窝，⿊⾊的⼤眼睛上⽅悬着粗粗的弯眉。他的⽪
肤就像奶油⼀样⽩净，微隆的颧⻣上泛出所有少⼥梦寐以求
的⾃然的红晕。假如他也有参赛的话，这也许是临战的激动
带来的。

威廉通常会在第⼀眼就树⽴对某⼈的印象，并且鲜少会更
正。在他看来，有些男⼈就是为战⽃⽽⽣的，他们粗鲁⼜野
蛮，但也是适合并肩作战的伙伴——只要他们的醉态不会太
令⼈难以忍受。⽽有些男⼈是为了取悦⼥⼈⽽存在的，仿佛
上帝创造这种男⼈的唯⼀理由，就是让⼥⼈在丈夫的床上欲
⽕焚身，以此来确保⼈类的繁衍。后者也许同样以前者⾃
居，宣称⾃⼰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逊⾊于任何⼈，但是威廉
⼏乎不曾⻅过实例。也许这是因为⼈⽣动⼒不同。如果可以
选择，有哪个男⼈会不愿在⼥⼈的⼤腿间挺枪，⽽选择在战
场上刺⽭呢？美貌多半会滋⽣懒惰。

这位年轻的骑⼠显然是⼥⼈们的梦中情⼈。威廉从不曾在哪
个男⼈身上⻅过他这样的美貌。事实上，就算是⼥⼈也远远
逊⾊于他。这⼀点对于激发他对此⼈的信任毫⽆益处。他注
意到⼈群的欢呼中显然多数是⼥声，这⽆疑证实了威廉的观
点。恰在此时，这位年轻的骑⼠策⻢经过威廉身畔……并且
看向了他。

这不仅是简单⼀瞥⽽已。早在还有⼗步远的地⽅，骑⼠的⽬
光就与威廉的相遇了；骑⻢经过威廉身前时，他的视线依旧
不偏不倚地凝在威廉身上。甚⾄在两⼈擦肩⽽过后，他还转
头来看，直到最后才移开视线。威廉没有在这样的凝视下退
缩，他不会在任何⼈⾯前率先移开视线。但他只是默然站
着，脸上波澜不惊。那骑⼠经过他的⼀瞬，⻓如⼈⽣；四⽬



相望间，万古光阴悄然流逝。那是双深棕⾊的眼睛，满含着
温暖与⽣机。即使骑⼠的⾯容⼀派沉静，他的双眼似乎在⽤
威廉⽆法解读的语⾔诉说千⾔万语。这种眼神触及他的⼼
底，他的脾胃因情感波动⽽紧缩。

困惑？好奇？愤怒？

他为何这样看威廉？他们分明素昧谋⾯。这是对他的挑战？
还是对陌⽣⼈的欢迎？抑或是⼀位年轻战⼠对成熟前辈的敬
仰？他是否对威廉的英勇有所⽿闻？还是将威廉错认成了其
他⼈？

最后⼀轮⽐武结束后，威廉将疲惫的坐骑牵回⻢厩，返程路
上，他停步观看了⼸箭⼿的队伍。此刻他发现⾃⼰正挤在城
堡的下⼈群⾥。⼈群中有个铁匠，粗壮的身躯上围着⼀条破
旧的⽪围裙。

“晓得他不，”他问威廉，“那个乌鸦？”

这铁匠显然注意到了两⼈的眼神交会。威廉皱了皱眉。“没
听说过。你刚说他叫‘乌鸦’？”

那男⼈窃笑起来。“是啦，可怜的⼩伙。他是七个⼉⼦⾥最
⼩的，哥哥们把⽓派的外号都抢⾛了。”

另⼀个⽼得满脸皱纹、身材⼲瘪的男⼈插进话来：“对头，
有叫熊的，叫野猪的，还有狐狸——”

“獾！”第三个男⼈扬声道。“这是彼得·布兰登爵⼠的外



号。”

“是啦。獾。还有个鹰，是不？”

“那是托⻢斯爵⼠的称号。”铁匠愉快地附和道。

“对头。应该还有⼀个……”皱纹脸⼀⾯沉思⼀⾯说。

“狮⼦？”第三个⼈猜测道。

铁匠冲着威廉的短袍露出⼀个⼼照不宣的眼神。“不对。领
主⼤⼈家没有⼀个⼉⼦配得上这称号。⽽且如果前两个不⾏
的话，后⾯⼏个铁定也不⾏。年⻓的兄⻓没道理被弟弟超
过。”

“所以是乌鸦。”皱纹脸嗤之以⿐。

“猎⽝，”第三个男⼈及时想出了答案，“⻢尔科姆爵⼠是叫
这个。”

“猎狗！这下⼦全了。他是那个会追踪的，是不？看起来也
不太好惹呢。”皱纹脸呲了呲⽛，⼤声咀嚼起来。⼀阵恶臭
顿时随⻛飘出。

威廉转过身去，重新将视线投向“乌鸦”，那⻢鞍上的身影⾼
挑笔直。他的肩膀从背后看更加宽阔了，上半身的线条以完
美的V字形收进紧致的窄腰⾥。威廉不⾃觉地抿唇。“那⼈
呢？那位乌鸦怎么样？布兰登伯爵家的⼉⼦都像他这样吗？
以我的经验，⼀个这么讨⼥⼈喜欢的男⼈连举剑都很艰难，



更别说挥剑了。”

铁匠像是被这话冒犯到了。“他的名字是克⾥斯蒂安爵⼠。
确实，他⻓得挺秀⽓，但他的⻢刺可是真⼑真枪赢来的。那
⼏个当哥的可不会对他⼿下留情。要说勇猛的话，他们家任
何⼀个⼉⼦都不会差的。”

“对头，武艺⾼强，克⾥斯蒂安爵⼠。我们快去看他射箭
吧。”皱纹脸兴致⾼昂。他和他的同伴很快从威廉身边挤
开，顺着⼈流赶往箭靶那边。

铁匠稍作停顿，和⽓地看向威廉。“⼀起来看看吗？射箭是
今天最好看的项⽬。”

威廉被这些⼈⿎动起来了。他开始好奇乌鸦的箭术如何，能
否配得上他这副尊贵的派头。但接着他⼜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他不知该怎样看待这位布兰登家的⺓⼦，也不知道他的眼神
有何深意。只不过，⼀种不安的感觉正给他敲响警钟，与乌
鸦保持距离才是上策。

“不了。我得去找点饭吃。⽇安。”

威廉朝卖⻝物的摊位⾛去。他来这⾥是有要事在身。他需要
向布兰登伯爵陈说因由，再争取他的援助。他承担不起和布
兰登家任何⼀个⼉⼦敌对的⻛险，同样的，嫖娼、赌博或是
打架这种容易横⽣枝节的事也绝不能做。他要做的事太重要
了——不管是对于伊莱恩还是他⾃⼰。

威廉离开之际，箭⽮中靶的声⾳和⼈群的欢呼声在他身后炸



裂开来。

* * *

“射箭⽐赛的冠军奖⾦属于我们家族的克⾥斯蒂安·布兰登爵
⼠！”布兰登伯爵⾼举钱袋以便让⼈群能够看到，然后他将
钱袋递给克⾥斯蒂安。

克⾥斯蒂安郑重地弯腰⾏礼。“⽗亲。”

⼈群欢呼起来，布兰登伯爵与克⾥斯蒂安的视线相碰，随后
微微⼀笑。这不是个很明显的笑容，不像他对克⾥斯蒂安的
兄⻓们经常露出的笑容那样⾃然，但其中依然蕴含着真挚的
温暖。

克⾥斯蒂安的⾎液因兴奋的奔流⽽嗡嗡躁动。今天对他来说
是个好⽇⼦。他轻⽽易举地赢得了射箭⽐赛，⼈群站在他身
后呐喊。然后是这个。只要能让⽗亲感到骄傲，为了练就这
⻔武艺⽽耗费的时⽇就是值得的。

格温朵琳⼩姐朝前倾身，在克⾥斯蒂安脸上印下⼀个⻓久的
吻。她的嘴唇柔软⽽芳⾹。⼩声嗡鸣的⼈群中⽴刻爆发出响
亮的欢呼，还掺杂着⼏声“再来⼀个！”克⾥斯蒂安垂下头，
佯装害羞，于是⼈群⼜欢笑起来，⽗亲的⼿下们也在⾼台上
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背。但他没有错过他的兄⻓——斯蒂芬和
邓肯——彼此交换的蔑视眼神。



让他们嫉妒去吧，或者随他们嘲讽去吧。他压根不在乎。为
了证明这⼀点，他朝⼈群挥舞钱袋，然后玩笑似的⾏了个
礼。这下⼈群的欢呼声更加热情了。但是当他抬头看向⼈
群，克⾥斯蒂安发现⾃⼰在不⾃觉地寻找某个特定的⾯孔，
那张脸上的双唇并不柔软，更不可能芳⾹。

他没找到他。

* * *

那个骑⼠在接近傍晚出现了，他身着红⾊的⽆袖铠甲罩⾐，
盔甲上还有⽩⾊狮⼦的图案。他正在和克⾥斯蒂安的哥哥彼
得爵⼠骑⻢⽐武。宣号的⼈称呼那位陌⽣⼈为威廉·科⽐特爵
⼠。克⾥斯蒂安曾听过这个名字。他记得科⽐特家的领地应
该在东南，离这⾥颇有些距离。为何威廉爵⼠要不远万⾥赶
来参加⼀场普通的⽐试？是途经此地，顺带赢些零⽤？抑或
可能在寻找⼀位新的效忠对象？他是否会在此地逗留？

在去射箭场的路上，克⾥斯蒂安曾在⼈群中⻅过这位骑⼠，
他的⾯容使克⾥斯蒂安的⼼跳和五感都瞬间停摆。就像⽊屑
掉进⽕堆⾥，他的全副⼼神都在⼀瞬间燃烧殆尽。即使就像
现在这样将⾯容隐在⾯甲之下，威廉爵⼠也依旧不费吹灰之
⼒就能赢得万众瞩⽬。他的身材⾼挑健壮，坐在⻢鞍上显得
信⼼⼗⾜。他控⻢游刃有余，对⻓⽭的控制也收放⾃如。和
克⾥斯蒂安⼤部分的兄⻓⼀样，彼得练就了⽯墙⼀般的体



格，并且他还是兄弟中最擅⻓骑⻢⽐武的之⼀。但是威廉爵
⼠轻⽽易举地躲开了彼得的第⼀轮进攻，并且在第⼆轮进攻
时⽤⻓⽭精准地击中了彼得的肩膀，使对⼿从⻢上摔了下
来。

威廉勒住坐骑的缰绳，尽管盔甲沉重，他依旧轻松地从⻢上
⼀跃⽽下。他弯腰钻过场中的围绳，将彼得扶了起来。彼得
摘下头盔，满脸通红，⽓喘吁吁。克⾥斯蒂安有⼀瞬间感到
了恐惧。毕竟彼得的脾⽓很恶劣，也并不乐于接受⾃⼰的失
败。但是他点头承认了威廉爵⼠的胜利，并且举起威廉的⼿
向群众示意。威廉说了句什么，彼得闻声⼤笑。⼈群沸腾
了，为这两⼈⾼声欢呼。

威廉取下头盔，⼤步⾛向⾼台接受布兰登伯爵的赏赐。他着
实⽆与伦⽐。

克⾥斯蒂安站在⾼台的前端，将“狮⼦”的形貌像饮美酒般⼀
饮⽽尽。威廉有着浅棕⾊的头发，⻓度刚好到肩膀下⽅，蓝
⾊的双眸严肃⽽温和，脸型⽅正，嘴唇饱满，胡须剃得⼲⼲
净净。他看起来不太好惹——你可不想和这种⻓相的男⼈对
上。不过他的神情⾥却带着真诚和令⼈愉悦的平和，仿佛在
说他绝不会率先来找你麻烦。简⽽⾔之，他就是⼀个完美的
骑⼠应有的样⼦——⾼尚、英勇，并且忠诚。克⾥斯蒂安从
未⻅过能与他⽐肩的男⼈。欲望在他的⼼中激荡，那种可怕
的、炽热的、狂躁的、糟糕的感觉流泻出来，像⼀条毒蛇般
钻进了他的⼼⼝。

克⾥斯蒂安意识到⾃⼰正直勾勾地盯着对⽅。他⽆声咒骂了
⼀句，环顾四周确认没有⼈发现他的失态。



没有⼈在看他。

布兰登伯爵将钱袋抛给威廉爵⼠。威廉轻松接住，鞠了⼀
躬。他的眼神扫过克⾥斯蒂安，后者勉强露出⼀个不甚明显
的微笑，点了点头。威廉的脸上闪过⼀丝寒意，随后他背过
了身——那动作看起来⾮常刻意——⾯向台下的⼈群。他朝
观众再次挥舞了⼀下钱袋。

克⾥斯蒂安感到刺痛，就像被⼀把锋利的⼔⾸⻜快地划了⼀
⼑。他失望地转开头——却发现到底还是有⼈在盯着他。他
的哥哥⻢尔科姆从⾼台后⽅紧盯着他，紧绷苍⽩的脸上显出
不满，耷拉着眼⽪却好像洞悉了⼀切。

第⼆章

克⾥斯蒂安⼤步穿⾏在城堡⾛廊，⼼不在焉地听着经过的仆
从和宾客们祝贺他赢得⽐赛。

他正分⼼想着威廉·科⽐特爵⼠。他不是唯⼀⼀个为这位英俊
的陌⽣⼈神魂颠倒的⼈。⾼台上的贵族⼥⼠们⼀整个下午都
在议论威廉爵⼠。看起来，他是⼩贵族杰弗⾥·科⽐特男爵的
⼉⼦和继承⼈，他家的领地在东南⽅⼗五⾥格以外。⽽⼥⼠
们最感兴趣的⼀条流⾔则是：威廉爵⼠还未曾婚配。



以上帝的名义发誓，克⾥斯蒂安痛恨的就是这⼀点，痛恨⾄
极！⾼台上任何⼀位痴痴傻笑的贵妇⼩姐们——不论是年事
已⾼的远房表姐埃尔梅，还是压根没到婚嫁年龄的⼩姑娘，
⽐如他那天真稚⽓的侄⼥默特尔——都有资格对威廉爵⼠表
示好感，甚⾄还可以追求他，⼿段得体与否都⽆所谓。如果
克⾥斯蒂安是他⽗亲的⼥⼉，他⼤可以要求嫁给威廉爵⼠这
样的骑⼠。可如今，他对这个男⼈的感情只能作为耻辱的秘
密深埋在⼼，⽆望⽽危险。可尽管克⾥斯蒂安深知个中⻛
险，他依旧不能⾃持地痴痴望着威廉爵⼠，⽆论是射箭前驰
过他身畔，还是身在⾼台上时。⼀旦视线与威廉的相交织，
克⾥斯蒂安就⽆法再移开⽬光。

他暗⾃咒骂着⾛过⻓⻓的⾛廊，来到城堡偏远的⼀⻆，那是
他的房间。他真是个⼤傻⽠。幸好凝视终究只是凝视，他尚
未犯下真正的错事。

还来得及。上帝啊，万幸还来得及。

如果他说服⾃⼰接受现实——远观就已⾜矣，欲望深藏便可
⽆害——那么也许他还能期待着在今晚的晚宴上再⻅威廉爵
⼠⼀⾯，还可以——

⼀声轻响打断了克⾥斯蒂安的思绪。瞬息之间，他已将⼔⾸
握在⼿中，尽管他正被⼈狠狠扳过身压在墙上。

⻢尔科姆居⾼临下地怒视着他，⾯部因愤恨⽽扭曲。他⽤粗
壮的⼿臂勒着克⾥斯蒂安的咽喉，袖⼦上的锁⼦甲陷进了咽
喉处脆弱的⽪肤，压迫着他的⽓管。⻢尔科姆收紧⼿臂，仿
佛要将他的喉管彻底压碎，在⼀切⽆可挽回前，⼔⾸锋利的



⼑刃滑进⻢尔科姆的锁⼦甲底下，刺中了他的⼤腿。⻢尔科
姆吃痛地吸了⼝⽓，眯起眼睛，压制克⾥斯蒂安喉管的⼒道
也放松了。

⻢尔科姆的呼吸散发出⻨酒的臭味和近⽇如影随形的腐⾁味
道，仿佛有什么东⻄在他体内腐烂了。这种⽓味就像他的反
常举动⼀样与⽇俱增，但是除克⾥斯蒂安之外，没有⼈愿意
承认这点。

⻢尔科姆对克⾥斯蒂安发出嘘声。“你觉得⾃⼰是救世主再
世，是不是，‘王⼦殿下’？”

“才不是。”

“尝够胜利的甜头了，我的弟弟？⾃⼰打下的漂亮仗有没有
让你硬起来？”

⻢尔科姆残忍地⽤⼤腿抵住克⾥斯蒂安的⿏蹊部，后者因震
惊倒吸了⼀⼝⽓。⻢尔科姆素来是个虐待狂，但从不曾以这
般猥亵的⽅式对待过他。克⾥斯蒂安要感谢上帝，因为⻢尔
科姆的攻击让他的身体在因威廉爵⼠⽽情难⾃已之际迅速冷
却了下来。

“从我身上滚开，哥哥，不然这把⼑还能扎得更深⼀点。”克
⾥斯蒂安威胁道。拜⽓管上的压迫所赐，他的嗓⾳轻柔⽽粗
哑，但逼⼈的⽓势丝毫没有削减。他的⼔⾸直指⻢尔科姆，
刺穿了他的护体紧身裤，堪堪停留在⽪肤上⽅。克⾥斯蒂安
对⾃⼰的各式⼔⾸都爱护有加，⽽这⼀把就像针⼀样锐利，
⼑刃锋利得⾜以⼀刺到底，划开⾎⾁如同分开妓⼥的⼤腿⼀



样轻⽽易举。

⻢尔科姆嗤笑⼀声，但还是往后撤开了。“我看⻅你盯着他
看了。”他厌恶地往地上啐了⼀⼝。

克⾥斯蒂安摇了摇头。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疯了。”然⽽他
能感觉到脸上因被抓了现⾏⽽烧得厉害。

“你逃不过我的眼睛，克⾥斯蒂安。我知道你是什么货⾊。
⽽且我会在你使⽗亲和家族蒙羞之前就杀了你，把你的五脏
六腑都做成⾹肠。”

克⾥斯蒂安咽下⼀声惊呼，让⾯⾊保持平静。⻢尔科姆⼀直
是个恶棍，但克⾥斯蒂安从未⻅过他表现得如此恶意满满。

“我决不会使家族蒙羞。”克⾥斯蒂安冷静地说道，但是他仍
然紧握着那把⼔⾸。

“我知道。我会确保这⼀点的。”仿佛是为了证明他⽆所畏
惧，⻢尔科姆伸⼿轻蔑⽽恶意地摩挲着克⾥斯蒂安的下颌。
“给我记住，你这条没种的⺟狗，我会⼀直盯着你的。”

克⾥斯蒂安猛地扭开脸，⻢尔科姆随后悄声离开。克⾥斯蒂
安突然想到，不知⻢尔科姆是否意识到他顺带把⾃⼰也羞辱
了⼀通——他管克⾥斯蒂安叫“⺟狗”，就好像他认为狗是最
低贱的⽣物，⽽事实上他本⼈的称号正是“猎⽝”。

诸圣在上，何必费⼼揣测他的想法。说真的，⻢尔科姆有些
精神错乱，⽽且症状在逐年加重。克⾥斯蒂安的⼼脏剧烈跳



动着，逼着⾃⼰冷静地⾛回房间。可⼀栓上⻔，他就靠在⻔
上不住颤抖。

⻢尔科姆恨透了他，惯来如此。但这次⼜是什么惹恼了他？
真是克⾥斯蒂安在⾼台上凝视威廉爵⼠的眼神？还是克⾥斯
蒂安赢得⽗亲赏识这件事？或是⽗亲对他颔⾸赞许？⻢尔科
姆对克⾥斯蒂安获得的任何关注都感到愤恨不平——这不是
什么新鲜事了。

这时克⾥斯蒂安记起了格温朵琳⼩姐甜蜜的眼神，以及她的
⾹唇停驻在脸颊上的感觉。在之前的晚宴上，他曾⻅到⻢尔
科姆看着她，半眯着的眼睛⾥透出贪婪。没错了，⽅才⻢尔
科姆的暴⼒⾏径⾥肯定含着苦涩的嫉妒之情。

天⼤的冤枉！我⼜不喜欢她！克⾥斯蒂安想要开⻔怒吼，但
是⻢尔科姆早已⾛远。

* * *

克⾥斯蒂安⼋岁那年，他成为了⽗亲麾下的⼀名⻅习骑⼠。
⼤部分的男孩都会去邻近的城堡完成这种侍从任务，但他是
家⾥第七个⼉⼦。轮到他的时候，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要求
和关注都已经⼤⼤松懈。他的⽗亲对仆从很吝啬，兄⻓们也
都⾮常苛刻。克⾥斯蒂安⼀直在家⾥做侍从的⼯作，直到他
年⻓到⾜够当骑⼠扈从时才结束。



他的兄⻓们常年在城堡⻢厩附近的训练场上艰苦训练。能免
于⼲粗活⼉的时候，克⾥斯蒂安被要求加⼊兄⻓们的训练。
起初他对此万分期待，⼀⻅到粗钝的⽊剑和旋转的剑靶就两
眼放光。但进⼊训练场之后，迎接他的只有推挤、欺压和暴
⼒，他被要求⽴刻跟上兄⻓们的进度，训练强度也没有打半
点折扣。训练变成了痛苦和羞辱的代名词，⽽克⾥斯蒂安⽆
处可逃。

因此，他剩下的童年时光被⿊暗吞没殆尽，仿佛⼀只⿊⻰呲
着锋利的尖⽛⽣嚼了他⽆忧的岁⽉。他仅有的安慰来⾃他的
姐姐艾蕾丝，她会包扎他的伤⼝，在夜晚来到他身边，搂他
在怀⾥。在他哭泣时，她会哄着他，有时则会和他⼀同流
泪。

⻢尔科姆年⻓克⾥斯蒂安六岁，⾄少有两次差点在训练场上
杀死克⾥斯蒂安。他会停⼿也只是因为监督他们训练的安德
鲁爵⼠正在盯着他。⽆⼈知晓此事，或⾄少说⽆⼈愿承认此
事。但克⾥斯蒂安对此⼼知肚明，⻢尔科姆亦然。克⾥斯蒂
安的其他兄⻓都在他身上留下过不少淤⻘，也曾半真半假地
欺辱过他，但是没有⼀个⼈像⻢尔科姆这样憎恶他。除了
他，没有⼀个⼈会压碎他的肋⻣，碾伤他的⼿指，或是⽤膝
盖狠顶他的腹股沟，害他整整⼀个礼拜都尿⾥带⾎。

⻢尔科姆的内⼼深处⼀定有很⼤的问题，克⾥斯蒂安确信。
随着年岁的增⻓，⻢尔科姆的凶暴变本加厉。克⾥斯蒂安知
道⽗亲和其他兄⻓都为此担忧，但是他们还没⻅识到他最糟
糕的⼀⾯，因为⻢尔科姆最残暴的⼀⾯通常只留给克⾥斯蒂
安⼀⼈。如果克⾥斯蒂安为此抱怨，那只会显得他弱势⼜幼
稚。有时托⻢斯或斯蒂芬或其他兄⻓会呵斥⻢尔科姆，让他



放过克⾥斯蒂安。可事实上这并不能真正救克⾥斯蒂安于⽔
⽕之中。⽽他⽗亲呢？这位伯爵⼤⼈⾯对兄弟龃龉的态度就
是眼不⻅⼼不烦。

克⾥斯蒂安别⽆选择。摆在他眼前的只有变强和被杀两条
路，所以他将⾃⼰练成了在训练场上和他们⼀样野蛮残暴的
家伙。他温和的双唇逐渐学会在仇恨中露出凶相。他机敏的
才思被扭曲为机关算尽和背信弃义。

在他⼗三岁那年，⻢尔科姆曾在堆草垛时“不慎”将他从草垛
顶上推了下来，于是克⾥斯蒂安把他堵在⻢⻋⻆落，只问了
他⼀件事——为什么？

“因为你很弱，弟弟，”⻢尔科姆当时是这么说的，嗓⾳低沉
⽽可怕，“⼜弱⼜⼩。你也知道⼀窝幼崽⾥最弱的那只是什
么下场。”

“我不是最弱的那个！”克⾥斯蒂安坚持道，莫名地感到了羞
愧。

⻢尔科姆只回以⼀个邪恶的笑容。

因此克⾥斯蒂安在晚上总是紧锁⻔窗。因此他随身带着⼏把
锋利的⼔⾸，哪怕身在⾃家城堡。作为骑⼠扈从那⼏年，他
暂时逃离了⻢尔科姆的阴影，那是他这辈⼦过得最好的⽇
⼦。但就像⼀个陷⼊流沙中的⼈⼀样，他不可避免地重回险
境。他的⽗亲要求他回家。从克⾥斯蒂安获得⻢刺的那刻
起，他就是个骑⼠了，⽽作为骑⼠，他必须宣誓忠于他⽗亲
的城堡。



他终⽇周旋在想要爬他床的⼈、想要嫁给他的⼈，以及盼着
他死的⼈之中，这座城堡远⽐战场危险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